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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托马斯•狄金森：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在今年的北京论坛上，约 300名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齐聚一堂，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

荣——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这一总主题下就具体问题展开探讨。各位与会者必定会在六个分论坛的讨论中发挥各自所

长与专业学识。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投入到了历史学研究之中，所以，现在我想从一名历史学家的角度来为今年北京论坛的主

题做一些总体性的陈述。 

I

历史学家在看待文明的发展与趋势以及和谐与繁荣是否已经实现时，会意识到它们是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事件。当公

众看待重要的历史发展，如欧洲文艺复兴，美国、法国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时，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重要的发展同某些具

体的个人在具体的时间完成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比如他们会把美国革命理解为杰佛逊于1776年7月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

然而，历史学家会将这个孤立的事件放到一个非常广阔的历史过程中，会思考导致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长期历史趋势，考虑参

与其中、推动或阻碍这一决定的很多人，和这份文件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数以百万计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长期而深远的

影响。因此历史学家会把特定的事件看成是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涉及整个社会并且经常产生无法预料的，甚至几十年

后才能被人们发现的结果。这样的历史学家会承认重要的历史发展并不简单是已知行为导致的明显和可预料的结果，而是由连

当代人都无法全面感知的复杂交错的原因，和后代人都无法完全发觉的结果所构成的。中国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周恩来，早

年曾在法国留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问他如何看待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时，他说：“现在回答还为时

尚早。”这一回答幽默并且谨慎，但同时也是意义深远的。 

让我们拿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发展和影响做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北美和西欧的很多政治家和公众都认为民主与稳

定和繁荣相关，而且它们相信民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实现了。历史学家则会提出一种非常不同并且更加

复杂的观点。他们知道民主政府是通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通向这种政府形式的道路是困难、不确定的，远不是一

帆风顺的，并且这种政府形式的未来在今天来说也并不确定。西方的评论家可能会搬出2500年前古代雅典的民主作为论据，但



历史学家会注意到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很多奴隶，妇女没有政治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可以声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

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但这份文件的起草人拥有黑奴，他们建立的政府系统在90年后才释放这些黑奴并继续剥夺他

们的政治权利长达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迅速宣布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支持并诞生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

法国却迅速退化到暴力和恐怖之中，一个军事独裁者上台试图征服全欧洲，之后的1814到1815年，一个“什么也没学到，什

么也没忘记”的波旁王朝复辟。在我的国家，政治家和公众把威斯敏斯特议会夸耀得就好像它在存在的700多年历史里一直是

一个民主的机关，但实际上只有下议院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它的选民只包含比例极小的成年男性，而且它

的权力也极其有限。 

的确，争取自由的斗争由来已久，但自由的取得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自己赢得了这

场斗争。举个例子，在英国，我们至少可以将限制国王权力的行动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我们知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的平等派和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分子试图使行政和立法机构对人民负责。我们可以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

（1690），托马斯•佩恩的《人的权力》（1791-92）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1869）里看到在思想上对人权和

政治自由的有力支持，但是，要寻找实际的改革发生的时间，我们的目光则更要向今天靠近。英国所有的成年男性直到1918才

取得投票权，成年女性直1928才取得这项权利。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完全民主选举制度没有一个存在超过一个世纪的。美国

1919-1920年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赋予女性投票权，法国在1944年赋予女性投票权，瑞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西班

牙则是在1976年。因此与通常所想象的情况相比，民主体制实际是更加现代的产物。此外，理论上还不能说这些民主体制实现

了我们全部的民主理想。例如在我的国家，国家元首和上议院不通过选举产生，上议院的席位通过世袭和政府指派产生。北美

和西欧国家的任何一位诚实的历史学家都能够指出，他或她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与经常宣传的民主理想还有一定差距。 

II

如果我们观察政治体制如何产生繁荣的方式，尤其是大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当权者的繁荣，我们还经常发现，北美和西欧

的政治家和公众经常认为民主的政府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更加有活力的经济，更广泛地传播了繁荣。尽管现在这些国家的确是

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历史学家还是会提醒我们不要简单地在民主政体和繁荣之间画上连接符。首先，民主政体来源于经济

的繁荣，而不是他们造成了繁荣。只有在已经拥有某些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社会里，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在全世界人

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居住在小村落，进行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他们同外部世界接触很少，他们生活在贫穷之

中，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他们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环境，而且他们被少数集财富、地位和权力于一身的人所统治。在这样的社会

和经济状况下，民主和繁荣不可能实现。只有在社会开始城市化，贸易和制造业充分发展，稳定的金融机构得到建立，人们对

服务业，如娱乐、休闲、旅游和文化活动的需求大大增加时，更大的政治自由和更加广泛的繁荣才会出现。几乎所有这些发展

都依赖于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可以不识字而活一辈子，而商人、金融业者、制造者、律师、医生、教师、旅馆店主、演

员等等则需要识字识数，并且，如果社会需要进一步发展，他们中的一部分需要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以一种日益增加的广度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北美和欧洲广泛发生，而这远早于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建立起民主政体的

时间。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僧侣和极小一部分职业者有读写能力。到十八世纪，大多数处于中产阶级的人们都识字了，因为

他们都参与到了政治、资产管理、贸易、金融、制造或博学职业里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城镇或在城镇里度过了相当长的

时间。在大一些的城镇，人们建立了学校来教育这些人，印刷文化的出现使他们能够与远隔千里的人们进行交流。当经济的发

展依赖能操作复杂机器、能在不同城镇和不同国家间进行交易、能为更为富有的人提供服务的工人时，国家就有必要将教育机

会扩大到普通工人的身上了。英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普及初等教育，从七十年代开始普及中等教育——这同样是发生在

普及投票权之前。类似的教育发展可以在西欧和北美的很多国家里观察到。统治精英和政府并非因为大众通过民主改革获得了

权利才为他们普及免费教育，而是因为有文化的劳动力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者能大大加速经济的增长，能够产生一种更好的

生活方式，而这有利于精英和他们所统治的国家。 

北美和欧洲在二战之后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功是在人们称作“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但它们实际上有着非常不同的

政治结构。荷兰和瑞典单独而言与美国一样，甚至比美国更加繁荣，但它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比美国大得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也大得多。日本、印度和韩国经济很成功，民主体制和社会价值则更为不同。中国和新加坡有着非常成功的经济和差异巨大的

政治和社会体系。最近几周，一个向来致力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也感到必须像社会主义政府那样干预银行业

和金融业了。很明显，经济上的成功，民众的福祉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来实现。现代时期令人叹为观止的

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发端于西欧和北美，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大发展被模仿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以及巨大的经济体

如中国，日本和印度。如果我们想要在世界范围内达到和谐与繁荣，这些重大发展必须传播得更为广泛。然而我们看到的是，

它们的产生并不取决于要首先建立民主政体。在刚才所讲到的这些社会和经济上的发展在世界上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的同时，

它们当然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民主政体的发展。但是其他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优于民主的可能性还是一直存在的。历史学者知道

个人和国家总是处于一种既没有清晰开头又没有明显结尾的复杂过程之中。不管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

书中怎么说，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绝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 



III

今天，北京论坛的与会者中大多数都不在政府机构里工作，没有参与立法或管理大型经济实体。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通

过政治手段使世界变得更加和谐，或通过直接管理经济发展为全人类增加福祉。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参与对教育、理解和合作的

推动，来间接地、但仍然强有力地增进和谐与繁荣。 

首先，我们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教育之中，如我所指出的，教育的推广对政治和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很多社会

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根本所在。正如我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不会使用文字，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接受过高

等教育。每一个从贫穷、落后、只能供给一小部分精英的经济体转变为大多数人居住在城镇、参与贸易、金融、制造及服务

业、生活层次得到极大提升的经济体的社会，都是教育机会的增长和深化造就了它们的转变。现在世界上的贫困国家和欠发达

国家，很多都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只要这些国家的很多民众依然连初等教育都无法获得，无法识字，它们的状况将持续下去。

这些国家急缺的正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如果我们研究二十世纪末世界上最发达和繁荣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已经从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升华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美国有着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为一小部分年轻人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教

育。但同时美国也拥有超过2300所四年制的本科大学和学院以及近2000所授予准学位的社区大学。日本拥有超过700所的高等

教育机构，法国超过500所，德国超过350所。英国现在拥有200多所授予学位的大学和学院，每个规模均比以前扩大了许多，

同样的还有数量庞大的继续教育学院。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正在为其超过30%的适龄国民提供高等教育，有些国家甚至

试图把这个比例提高到50%。最近几十年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增长是大学毕业的女性人数。因为女性在养育后代方面仍扮演着主

要角色，这为她们在影响下一代发展方面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世界惊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接下来是惊叹印度经济的崛起。我坚信，教育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0年，当我第一次来中国讲学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刚刚重新开放。我遇到了大约30个学生，他们非常聪明，非常刻苦并对

学习充满热情（很高兴他们中的一两个今天也在场），但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上大学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女性，

而且中国大学在例如图书馆、实验室和设备等资源方面非常落后，无法和我所知道的任何英国、西欧和美国的大学相比。但从

那时起，我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扩大和发展印象深刻。中国今天的大学生数量要多得多，尤其是女性，高等教育的资源也处在一

个高得多的水平上。一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在近年，又为这一优秀的智力库提供了建设

高质量大学所需的物质资源。对我来说，很明显中国近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功以及中国文化以新的形式的绽放与此间的教育

变革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现在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及最为优秀的师生。人们在亚洲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些令人羡慕

的发展。看看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就可以找到很多东亚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它们也在提升自己的地位。 

教育使学生有能力从事当今知识经济里的各种工作，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为他们周围的世

界，为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的健康、繁荣和福祉负起更大的责任。他们对自己有了更大的控制，更大的自治权使他们对如何生

活有了更多的选择。 

此次北京论坛的与会者们能够增进文明间的和谐关系和推动不同文明的更大的繁荣的第二种方式是促进对人性和我们所居

住的世界的更深入的理解。不管我们研究的是什么领域，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对我们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对生活在不同社会、

有着不同历史和文化的人们的相似和差异有了更大的理解，对我们的环境有了更好的理解，和对我们可以藉以改善生活的医

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好的掌握。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我们自己和别人，如果我们不能像在北京论坛里这样自由讨论，如果我们

不在本国以外进行研究和教学，如果我们不对环境所面临的威胁加以控制，如果我们不获取更多的医学知识或研究怎样更好地

满足身心需求，我们就不能够取得和谐或繁荣。我们通过增强我们对所有人和所有环境的理解来延续自我和这个世界。来中国

将近三十年，我所看到的是中国是如何向世界打开大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是如何有了外国生活的直接经验或者对世界其他地

方生活的一定知识。1980年，我的学生有些从没有见过英国人，没有一个曾出国留学或旅游。现在，他们中有些人旅行得比我

还要多，在外国度过的时间比我还要长。1855年，黄宽（Wong Fun）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欧洲医学专业的学生，他所毕业的

大学就是爱丁堡大学。如今，有超过500名的中国学生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各个专业。这一学期首次有超过7000名的中国学生

进入了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70000中国学生正在英国进行不同层次的学习。在美国，也有几乎同样多的中国学生，还有很

多中国学生在其他国家学习。在输出学生方面，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国家，印度向美国输出的学生更多，向英国输出的也很多。

同样的，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报纸、电视和互联网将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带到中国，而中国的发展

也被有一定深度地报道给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观看了最近的北京奥运会，并对其高水平的组织工作印象深刻。中国电影也走

 


